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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今
年
春
節
前
夕
，
參
加
某
公
司
在
酒
店
的
自
助

餐
年
夜
飯
，
隔
幾
桌
是
亞
視
藝
員
和
一
些
登
台
歌

手
，
公
司
的
同
事
悄
悄
說
：﹁
我
們
這
枱
剛
出
了

雙
糧
，
隔
離
枱
冇
糧
出
哩
。﹂
作
為
亞
視
人
，
已

經
為
公
司
忍
受
了
極
大
的
屈
辱
。

亞
視
不
再
被
發
牌
，
一
直
死
守
的
亞
視
人
，
守
到
最

後
得
個
桔
，
傷
心
之
情
可
以
理
解
。
其
中
一
名
藝
員
流

着
淚
說
：﹁
希
望
公
司
給
員
工
一
點
尊
嚴
，
讓
他
們
可

以
有
尊
嚴
地
離
開
。﹂

尊
嚴
何
價
？
可
能
不
是
太
多
老
闆
能
明
白
和
感
受
，

尤
其
是
長
期
在
一
家
公
司
服
務
的
員
工
，
他
們
對
公
司

的
感
情
歸
屬
，
等
同
對
家
的
依
戀
，
非
金
錢
所
能
衡

量
。
亞
視
這
一
年
，
家
不
成
家
，
已
經
給
別
人
看
扁

了
，
如
果
再
遭
老
闆
粗
暴
踐
踏
，
員
工
連
最
後
的
一
點

尊
嚴
都
沒
有
，
真
是
情
何
以
堪
。

為
亞
視
傷
感
的
，
還
有
我
們
這
些
老
香
港
。
亞
視
是

我
們
的
集
體
回
憶
，
我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接
觸
電
視
圈
，

從
訪
問
電
視
首
位
華
人
總
經
理
黃
錫
照
開
始
，
繼
而
邱
德
根
、
林

百
欣
兩
位
老
闆
，
他
們
的
溫
情
在
溫
暖
黃
色
調
子
的
亞
視
大
廈
裡

發
酵
，
邱
德
根
的
荔
園
、
宋
城
，
都
有
過
我
的
足
跡
；
在
林
伯
的

私
人
飯
堂
，
我
跟
老
闆
侃
侃
而
談
，
他
來
自
潮
州
。

跟
着
下
來
一
代
又
一
代
的
過
客
，
劉
長
樂
、
封
小
平
、
吳

征
…
…
，
直
至
今
天
的
王
征
，
從
麗
的
電
視
經
歷
亞
洲
電
視
，
老

闆
輪
流
轉
，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的
老
闆
，
對
亞
視
有
不
同
的
管
理
模

式
。
這
好
比
一
個
人
，
短
期
不
停
地﹁
換
血﹂
，
重
病
已
可
預

期
。倒

是﹁
曾
經
亞
視﹂
的
老
臣
看
得
開
，
她
說
，
有
些
記
憶
是
痛

苦
的
，
有
些
則
是
喜
悅
的
，
無
論
如
何
，
這
就
是
生
命
的
經
歷
，

生
命
無
常
，
有
時
不
以
自
己
的
意
志
為
轉
移
，
凡
事
向
前
看
，
就

不
會
傷
感
了
。

重
看
金
像
電
影
︽
歲
月
神
偷
︾
，
其
中
一
幕
小
弟
給
哥
哥
一
張

券
，
天
真
的
小
弟
對﹁
永
遠
有
效﹂
幾
隻
字
深
信
不
疑
，
當
時
身

患
絕
症
的
哥
哥
有
感
而
發
說
，
世
上
沒
有﹁
永
遠
有
效﹂
的
東

西
。
可
惜
，
人
們
對﹁
永
遠﹂
還
是
有
期
待
的
。

員工的尊嚴

一
日
經
過
和
平
門
，
偶
然
見
到
西
來
順
的
招

牌
。
北
京
叫
做﹁
順﹂
的
飯
館
有
常
來
順
、
東

來
順
、
南
來
順
和
西
來
順
。
早
年
為
了
寫
作
，

我
曾
經
到
過
西
來
順
，
結
識
了
號
稱
北
京
城
最

有
名
的
堂
頭
，
現
在
叫
做
大
堂
經
理
或
服
務
生

的
李
祥
壽
。
飯
館
有
句
行
話
：﹁
飯
館
讓
人
服
，

全
靠
堂
櫃
廚﹂
。
堂
是
第
一
位
，
即
是
說
大
堂
經

理
才
是
飯
館
興
隆
、
客
似
雲
來
的
關
鍵
。
李
祥
壽

不
像
堂
頭
經
理
，
倒
像
一
個
心
理
學
家
，
他
說
：

﹁
客
人
一
進
門
，
我
就
知
道
哪
位
是
請
客
的
，
哪

位
是
被
請
的
。﹂
我
問
他
這
有
什
麼
重
要
，
他

說
：﹁
埋
單
收
錢
的
時
候
不
能
找
錯
對
象
，
讓
客

人
尷
尬
。﹂
心
細
如
綿
，
眼
觀
六
路
，
他
的
故
事

還
有
很
多
，
先
說
說
西
來
順
的
主
打
名
菜
。

認
老
字
號
，
首
先
得
認
拿
手
菜
。
比
如
說
，
去

鴻
賓
樓
必
點
紅
燒
牛
尾
、
去
烤
肉
宛
必
點
烤
牛

肉
、
去
烤
肉
季
必
點
烤
羊
肉
、
去
峨
嵋
酒
家
必
點

宮
保
雞
丁
。
西
來
順
原
來
舊
址
在
西
長
安
街
，
在

清
真
飯
館
中
以
摩
登
聞
名
，
摩
登
就
是
與
時
俱

進
，
大
廚
會
運
用
思
想
和
靈
氣
發
明
新
菜
式
。
西

來
順
的
主
廚
褚
祥
，
家
傳
四
代
為
廚
，
在
廚
藝
方
面
頗
有
靈
氣

和
悟
性
，
不
到
20
歲
就
在
廚
行
嶄
露
頭
角
。
宣
統
元
年
，
褚
祥

被
選
入
清
宮
御
膳
房
。
25
歲
開
始
成
為
北
洋
總
統
府
清
真
廚
房

掌
灶
大
廚
，
他
的
菜
深
得
社
會
名
流
、
文
武
要
人
賞
識
。
褚
祥

把
番
茄
、
蘆
筍
、
薯
仔
、
生
菜
，
沙
拉
醬
、
番
茄
醬
、
咖
哩

粉
、
芝
士
粉
、
辣
醬
油
、
鮮
牛
奶
，
都
用
到
清
真
菜
裡
，
別
樹

一
幟
。
他
有
兩
道
名
菜
最
出
名
，
一
是﹁
爆
糊﹂
，
一
是﹁
馬

連
良
鴨
子﹂
。
先
說﹁
爆
糊﹂
，
看
名
字
根
本
不
知
是
什
麼
，

想
也
想
不
出
來
，
擺
上
枱
才
知
並
不
為
奇
，
不
過
是﹁
蔥
爆
羊

肉﹂
，
但
價
錢
是
前
者
的
四
倍
，
首
要
用
料
講
究
，
羊
肉
是
最

好
的
羊
前
腿
，
不
能
有
一
絲
筋
；
蔥
是
最
嫩
最
鮮
的
山
東
大

蔥
，
只
用
蔥
白
。
大
廚
的
手
勢
更
了
得
，
要
把
蔥
和
羊
肉
炒
得

有
點
焦
糊
，
但
不
能
過
火
，
火
稍
大
就
老
了
，
不
夠
火
又
爆
不

香
。
吃
到
嘴
裡
，
羊
肉
很
嫩
，
很
脆
，
蔥
焦
黃
鬆
脆
很
香
，
妙

在
似
糊
不
糊
之
間
，
這
兩
樣
搭
配
起
來
就
是﹁
爆
糊﹂
，
真
是

佩
服
大
廚
有
學
問
、
有
本
事
。

﹁
馬
連
良
鴨
子﹂
來
自
京
劇
大
佬
官
馬
連
良
，
馬
連
良
因
抱

打
不
平
與
褚
祥
相
交
，
褚
祥
不
小
心
得
罪
了
民
國
權
貴
，
全
靠

馬
連
良
仗
義
出
面
擺
平
。
為
了
感
謝
馬
連
良
，
褚
祥
用
盡
心

思
，
要
做
一
道
菜
表
示
謝
意
。
他
打
聽
到
馬
連
良
喜
歡
吃
鴨
，

就
在
鴨
上
面
動
腦
筋
。
鴨
子
經
醃
、
漬
、
蒸
、
炸
四
道
工
序
，

先
把
內
膛
、
外
皮
搓
抹
，
入
味
醃
製
一
夜
，
然
後
上
籠
蒸
三
到

四
小
時
，
直
到
蒸
透
蒸
爛
又
不
走
形
，
用
溫
油
慢
火
炸
到
鴨
皮

起
酥
，
上
桌
時
整
隻
鴨
子
赤
黃
油
亮
，
皮
酥
肉
爛
，
香
味
透

骨
，
是
以
魯
菜
的
香
酥
配
上
淮
揚
的
湯
漬
，
冠
名﹁
馬
連
良
鴨

子﹂
。
吃
時
蘸
上
特
製
佐
味
料
，
夾
熱
騰
騰
香
軟
的
荷
葉
餅
。

據
說
，
馬
連
良
吃
了
頭
一
筷
，
就
不
禁
拍
掌
叫
好
。

筆
者
已
有
多
年
沒
去
過
西
來
順
，
那
日
見
到
老
招
牌
馬
上
進

去
吃
了
一
餐
，
但
和
當
年
竟
有
千
差
萬
別
，
差
在
哪
裡
？
下
篇

再
敘
。

西來順

有
人
喜
歡
心
目
中
的
明
星
永
遠
金
堆
玉
砌
、
奢
侈
豪

華
、
星
光
燦
爛
、
不
吃
人
間
煙
火
！

有
人
喜
歡
偶
像
活
來
似
個
人
，
喜
怒
哀
樂
、
柴
米
油

鹽
醬
醋
茶
，
在
不
平
凡
的
事
業
背
後
，
以
平
常
心
過
平

凡
生
活
。

我
選
擇
後
者
，
英
雄
慣
見
亦
平
常
，
不
論
誰
，
重
要
生
活

似
人
，
風
光
背
後
，
誰
沒
軟
弱
低
落
平
凡
時
？
依
靠
酒
精
藥

物
度
日
，
整
日
驚
怕
觀
眾
不
再
擁
抱
、
媒
體
不
再
有
興
趣
，

不
少
明
星
名
人
活
在
計
算
與
惶
恐
中
，
世
上
時
裝
攝
影
稱
名

師
者
，
非
常
稀
罕
，
十
隻
手
指
用
不
完
，A

rthur
Elgort

是
其

中
一
員
，
︽V

ogue

︾
美
國
、
英
國
版
幾
乎
專
用
，
數
十
年
來

以
突
發
、
自
然
、
不
賣
高
深
角
度
將
時
裝
與
模
特
兒
拍
出
人

性
一
面
。

她
發
掘
了
15
至
16
歲
仍
在
上
高
中
，
未
全
身
入
行
的

C
hristy

T
urlington

，
不
單
看
到
她
的
美
麗
，
反
正
這
美
麗
事

業
要
多
少
美
麗
多
性
感
的
女
孩
！
他
看
到
她
的
力
量
，
當

V
ogue

派C
hristy

前
來
試
鏡
，
看
過
拍
過
大
美
女
無
數
，
走

進
他
的
攝
影
棚
，
少
女
帶
來
滿
室
生
光
，
美
態
源
自
內
心
，

工
作
完
了
，
還
會
執
拾
穿
過
的
衣
裝
，
還
會
說
唔
該
、
謝

謝
！
30
年
後
還
感
恩
不
斷
。

從
16
歲
到
36
歲
，
在Elgort

鏡
頭
前
遊
走
，
是
他
雜
誌
、
攝
影
集
永

恆
的
封
面
女
郎
，
最
新
一
期
合
作
，
五
月
︽R

ed

︾
雜
誌
再
下
一
城
由

Elgort

製
作
封
面
特
輯
，
主
角
仍
然
是
他
引
以
為
榮
既
是
徒
弟
，
也
是
女

神
的C

hristy

。

人
生
有
幾
個
一
度
合
作
人
物
日
後
真
正
成
功
成
材
？
沒
學
壞
、
不
斷

向
上
、
珍
惜
前
途
、
沒
墮
落
？
表
面
風
光
的
行
業
，
一
些
女
孩
成
材
，
更

多
銷
聲
匿
跡
。
就
是
大
紅
大
紫
了
，
活
得
也
不
一
定
快
樂
，
啃
青
春
的
事

業
，
把
握
不
準
確
，
幾
年
，
下
去
了
。

A
rthur

Elgort

當
年
沒
走
眼
，
作
為
一
名
父
親
，
待C

hristy

如
女

兒
，
看
她
入
行
即
走
紅
，
百
萬
美
元
計
的
合
約
如
雪
片
飛
來
，
超
級
名
模

元
老
，
還
急
流
勇
退
，
重
返
大
學
校
園
，
從
一
個
人
生
階
段
攀
到
另
一
個

高
峰
，
近
期
事
業
以
自
身
力
行
助
人
，
而
非
名
人
搞Ball

慈
善
募
款
，
登

上
︽
時
代
︾
雜
誌
一
百
人
誌
。

除
了
非
常
英
俊
的
小
兒
子A

nselE lgort

迅
速
上
位
成
為
荷
里
活
主

角
、
吸
睛
生
力
軍
，
最
近
在
紐
約
舉
辦
歷
年
作
品
展
之
外
，
最
快
慰
的
便

是C
hristy

不
斷
上
進
的
人
生
，
一
名
亦
師
亦
父
亦
友
最
大
的
喜
悅
！

今
時
今
日
不

時
興
尊
師
重

道
，C

hristy

自

十
多
歲
走
紅
，

接
受
訪
問
何
止

萬
千
！
每
每
提

起
出
道
，
飲
水

思
源
的
她
都
不

忘
公
告
天
下
：

沒
有
恩
師
，
就

沒
有
自
己
！

師徒情30年
此山
中

鄧達智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來
到
第
三

十
九
屆
了
，
還
是
有
賴
我
們
一

同
長
大
的
影
癡
的
支
持
。
當
然

觀
眾
也
是
滿
滿
的
得
着
，
從
感

官
開
始
到
精
神
的
滿
足
。
短
短

兩
三
個
星
期
，
穿
梭
於
不
同
場
地
，

近
年
甚
至
走
到
社
區
的
電
影
院
裡
觀

賞
，
選
片
與
推
廣
的
電
影
節
工
作
人

員
愈
趨
成
熟
和
得
心
應
手
了
。
在
當

前
如
此
紛
亂
的
現
實
，
我
更
樂
於
走

進
電
影
院
裡
尋
幽
探
秘
，
或
從
劇

情
、
影
像
與
故
事
裡
，
認
識
一
些
自

己
從
未
踏
足
的
國
度
。

今
年
電
影
節
便
選
映
了
英
國
去
年

生
產
的
電
影
︽
公
爵
蝶
戀
花
︾
，
看

了
暗
自
高
興
，
並
訝
異
於
這
是
一
個

男
導
演
的
作
品
。
故
事
開
始
時
，
女

僕
自
得
其
樂
地
踏
着
單
車
，
穿
過
樹

林
，
來
到
女
伯
爵
的
住
宅
裡
開
始
工

作
。
女
伯
爵
的
專
橫
無
道
，
跡
近
虐
待
，
連
女
僕

上
洗
手
間
都
遭
到
禁
止
。
這
顯
然
是
個Staging

的
場
面
，
虐
待
與
受
虐
都
不
過
是
角
色
的
扮

演
。
驚
喜
是
美
麗
的
女
伯
爵
是
個
蝴
蝶
和
絨
蛾

研
究
專
家
，
影
像
便
充
滿
着
毛
蟲
在
泥
濘
裡
等

待
蛻
變
的
狀
況
，
以
及
漫
天
飛
舞
的
蛾
群
。

蛾
與
蝴
蝶
是
女
性
器
官
的
象
徵
，
還
有
自
身

的
深
沉
、
演
化
、
孕
育
與
蛻
變
。
女
伯
爵
對
蝶

蛾
的
沉
溺
影
響
了
女
僕
，
對
她
心
生
愛
慕
，
也

眷
戀
着
她
身
體
同
樣
深
沉
的
部
分
。
整
齣
電
影

沒
有
一
個
男
人
，
蝶
國
與
女
兒
國
充
滿
了
銀
幕

的
世
界
。
故
事
自
是
在
現
實
與
迷
離
之
間
穿

梭
，
但
你
最
好
相
信
那
是
一
個
虛
構
與
夢
的
世

界
。
女
僕
躺
着
，
口
裡
喃
喃
叫
着﹁
松
絨

蛾﹂
，
被
那
生
物
結
構
的
深
宮
深
深
吸
引
，
女

伯
爵
甚
至
索
性
坐
在
女
僕
的
面
孔
上
面
。
由
於

愛
上
相
同
的
對
象
，
兩
個
女
子
的
地
位
就
此
扯

平
，
不
理
旁
人
地
經
營
着
彼
此
相
伴
的
關
係
。

看
電
影
節
，
便
會
碰
上
種
種
自
我
沉
溺
的
觀

賞
經
驗
。

公爵蝶戀花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奧
古
斯
塔
港
口
，
是
意
大
利
的
第
五
大
港
口
，
位
於
西
西

里
島
的
東
北
部
，
是
意
大
利
的
油
港
，
主
要
煉
油
中
心
之

一
，
距
旅
遊
城
市
卡
塔
尼
亞
︵C

A
T
A
N
IA

︶
港
約
三
十
公

里
，
每
天
有
航
班
飛
往
米
蘭
和
羅
馬
等
地
。
這
個
港
口
地
處

馬
耳
他
海
峽
和
墨
西
拿
海
峽
附
近
，
是
東
西
地
中
海
航
路
的

要
衝
，
地
理
位
置
十
分
重
要
。

意
大
利
政
府
說
，
中
國
在
推
行﹁
一
帶
一
路﹂
的
經
濟
發
展

策
略
，
奧
古
斯
塔
港
口
正
好
作
為
溝
通
非
洲
北
部
和
歐
洲
的
重

要
樞
紐
港
口
，
希
望
中
國
的
企
業
會
購
買
。
近
年
來
，
意
大
利

的
經
濟
正
在
走
下
坡
，
很
需
要
新
的
經
濟
刺
激
和
經
濟
動
力
，

能
和
中
國
進
行
經
濟
合
作
，
當
然
是
好
事
情
。
不
過
，
意
大
利

港
口
的
要
價
究
竟
要
怎
樣
訂
，
正
是
問
題
的
關
鍵
。
另
一
個
問

題
是
西
西
里
島
是
黑
手
黨
的
勢
力
範
圍
，
黑
社
會
控
制
着
經

濟
，
西
西
里
島
的
治
安
並
不
良
好
，
中
國
企
業
進
駐
後
，
會
不

會
受
到
黑
手
黨
的
勒
索
，
也
是
一
個
未
知
道
的
因
素
。

西
西
里
島
的
黑
手
黨
廣
泛
地
影
響
意
大
利
社
會
，
直
接
影
響

到
百
分
之
二
十
二
的
意
大
利
人
和
百
分
之
十
四
點
六
的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
甚
至
意
大
利
總
理
貝
盧
斯
科
尼
也
早
已
被
指
控
與
黑

社
會
組
織
犯
罪
有
所
關
聯
。
意
大
利
政
府
打
擊
黑
手
黨
造
成
許

多
人
的
生
命
遭
到
威
脅
，
包
括
公
然
暗
殺
法
官
喬
瓦
尼
法
爾
科

內
︵G

iovanni
Falcone

︶
與
保
羅
博
爾
塞
利
諾
︵Paolo

Borsellino
︶
。

如
果
中
國
採
購
了
北
部
的
非
洲
原
油
，
然
後
在
西
西
里
島
進

行
提
煉
，
再
運
往
中
國
，
這
是
一
個
不
錯
的
主
意
。
問
題
是
歐

洲
地
區
的
環
保
要
求
相
當
高
，
成
本
也
很
高
，
倒
不
如
在
埃
及

進
行
提
煉
。
中
國
已
經
正
在
開
拓
希
臘
的
港
口
，
連
接
馬
其

頓
、
羅
馬
尼
亞
和
匈
牙
利
，
把
中
國
的
商
品
輸
往
中
歐
以
及
德

國
。如

果
要
開
拓
南
歐
的
港
口
和
西
歐
的
通
道
，
倒
不
如
利
用
法

國
的
港
口
馬
賽
，
所
以
意
大
利
推
出
單
一
港
口
計
劃
，
對
中
國

沒
有
太
多
的
吸
引
力
。
如
果
意
大
利
願
意
出
售
西
西
里
島
的
地

皮
，
連
同
一
部
分
機
場
的
權
益
，
讓
中
國
發
展
旅
遊
，
那
麼
配
搭
上
奧
古
斯

塔
港
口
的
開
發
，
才
會
有
真
正
的
吸
引
力
。
將
來
中
國
訪
問
歐
洲
的
遊
客
，

第
一
個
站
會
是
西
西
里
島
，
第
二
個
站
將
會
是
羅
馬
，
意
大
利
的
經
濟
將
可

蓬
勃
發
展
。

西
西
里
島
曾
經
被
古
希
臘
佔
領
，
有
很
多
古
希
臘
風
格
的
古
蹟
和
建
築

物
，
火
山
的
雪
景
也
非
常
吸
引
人
。
如
果
讓
中
國
人
投
資
，
將
會
大
大
改
變

西
西
里
島
的
旅
遊
業
面
貌
。
西
西
里
島
現
在
最
大
的
問
題
是
缺
乏
食
水
，
而

且
污
染
嚴
重
。

北京會購買意大利港口嗎？

雙城
記

何冀平

古今
談

范 舉

穿過城市林立的樓宇，抬眼向遙遠的地方望
去，山林在混沌的視野裡朦朧，這是霧霾造成的
後果。經過了一個漫長的冬季，天空也像是打不
起精神的眼眉，帶了一絲慵懶的睡意。突然有一
天，天空不分晝夜地颳起五六級大風，樹木、門
窗在風的鼓動下颯颯抖動，彷彿忍耐了一個冬天
的情緒，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宣洩的出口。
一場大風，把沂蒙山區的霧霾吹散，天空變得
清澈碧藍。清晨，馬路上雖然上了一層薄薄的
冰，但是讓人感覺心裡清爽。是該去山裡走走
了，每年的春天，我都要跟朋友去山裡遊玩，驅
車向山野深處。芳菲三月，不用考慮是否隆重地
出行，遮枝的繁華早已在沿途的山谷裡等候。金
色的連翹、橘黃的蒲公英，還有含羞拘謹的紫花
地丁，都在列隊恭候；林間的溪流、山澗的滴
泉、萌動的樹木、飛天的歌手都在舞動着鼓點歡
迎。
春天來了，大地復甦，各種花草鑽出地面，不
甘寂寞地互相叫醒。啣泥的春燕、採花的蜜蜂、
吽喃的牛羊，吵着鬧着向你發出春天的邀請。你
按捺不住擁抱自然的心情，於是去了，到山野的
深處，享受自然的迤邐風華，尋找季節賜予的每
一份感動。春天就是這樣振奮人心的，它不由得
你在這嶄新的季節裡情緒黯淡，讓心靈漫無目的
地獨自飄零。
一路行走，一路迎着一樹一樹的櫻花、紫
荊……路邊的沿道樹彷彿在夾道歡送。這些經過
修整的樹木，已把春天的消息帶給了城市，帶給

了城市裡的千家萬戶，惟有山裡的春天不同，它
帶不來，也載不動。它熟知山野的個性，你不
去，它永遠都不會撲進你的眼簾，不會走向你的
枕畔、你的夢中。山野的春天像個深居閨房的少
女，她閃亮的聲音能逾過丘嶺高山，卻不輕易向
外界瞥一個嫵媚的笑眼。她的婀娜的身姿和美麗
的容顏，不喜歡拋頭露面。
當汽車駛進山區，在蜿蜒的山道上緩慢而行，
窗外就會閃過一座座熟悉的山嶺，遠處的山腰總
會展現出一片片緋紅，如同美人頰上輕點的腮
紅。紫色的梧桐、粉色的杜鵑、艷麗的桃花，灼
灼其華，色彩分明，宛若上天妝點的仙境，讓季
節多了些姹紫嫣紅，將春天的似水柔情，濡染在
每一處險谷俊峰。
在山裡的小路上經過，不時有村落從身旁掠

過。這裡的房屋依山勢而建，高聳的牆體用隨處
可見的青石砌成，用閃亮的琉璃灰瓦封頂。偌大
的庭院空落寬敞，方正的門窗前後通透，錯落有
致的民居風格，形成北方特有的簡樸格局。
山裡人跡罕少，除了零散的男女在田間忙活

外，偶爾能在空寂無人的院壩上看到幾位老人，
他們也在默默忙碌，用從山上引來的清凌凌的泉
水，澆灌着菜園裡新種下的秧苗，守候着禾苗的
每一分鐘生長。在城市快節奏的模板下，山裡最
不缺的就是時間。在城裡人倡導回歸田園的時
刻，山裡人已在享受鄉村的慢生活。
村子裡雖車馬稀疏，但是雞犬相聞，人聲祥

和。有大人們勞作之後疲憊的吆喝、小孩子充滿

活力的笑語追逐、老人們操着無牙的口齒相互問
候、庭院裡昂揚着雞鵝的啼喚、土坎上閒逛着家
畜家禽……這一個個場景組成了一幅充滿活力的
鄉村圖畫，組成了山裡平實樸素的民風。
他們是幾輩生活在山裡的子民，過着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沒有打擾，也沒有喧嚷，
就像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地，有着屬於山裡人的
寧靜澹泊，知足常樂。無論是老人還是孩子，對
待外人一律不存戒心，熱心有加。空曠的山谷，
深居的村落，孕育的是山裡人的自然與平和。
如今，歲月的煙塵從眼前飄過，山裡開始熱鬧

起來，種植果樹，開發旅遊，讓他們收入豐厚，
山裡山外的歲月不再孤單寂寞。這裡家家戶戶種
着桃樹，桃花開時，要一朵花一朵花地為它們授
粉，手裡舉着蘸了花粉的木棒，指腕靈巧地點在
每一朵花上，就像畫師筆下的寫意點蕊一般，點
染得那麼細心用心，目標準確。
春天總是與清明有關的，穀雨一到，初夏也就

來了—北方的草色生的遲，它們需要在溫暖的陽
光下依次生發。三月初晴，暖陽滿佈，才能看到
山間零星的青草、野花，看到耕牛悠然邁着小
步，小橋流淌出新的畫意詩情。
春天是多風的季節，山裡的春天少不了季風的

光顧。風在山谷裡旋轉着，彷彿整個山村都在逆
風而行。這些乍暖還寒的風，把周圍的事物鼓動
得雄心大作，甚至讓人深覺到它的玩世不恭，然
而它們畢竟是暖的，沒有風的到來，春天也不會
及時而至。風肆虐着春天的同時，也吹綠了田
野。大片大片的麥苗就在春風的吹動下，畫出深
深的漣漪。
山有多高，水就有多深，山泉流淌下來，逐漸
形成山澗的湖。每翻過一座山嶺，就能發現一片
水域，或一泓清潭，或平湖如鏡。它們躺在山的
懷抱，彎彎的岸邊，一枝桃梨探向水面，攪動出

一池的素白，一池的粉紅。沒有水響，卻波湧出
一種快樂，一種節奏，在柔和的波光裡如夢如
幻。
令人稱奇的是這些盛開在山野裡的梨花。它們

開得真的及時，一團一團的白，把這個華麗的季
節襯托得莊嚴無比。它們依着時令，恪守花開，
不受外界的侵擾，端莊如山中的處子，使自己開
放得如此純潔得體。
如果只有紅花綠樹，而沒有這些醒目的梨花，

春天也算不上多麼神聖，山野也會顯得單調俗
氣，是純潔的梨花點亮了山野，點亮了觀賞者的
眸子。在它們的映襯下，這才有了天地萬物的蓬
勃怒放；有了嘉木芳草的欣欣向榮；有了超凡脫
俗的濃淡相宜；有了春光無限的新意暖意。假使
沒有梨花的點綴，這漫山遍野的柳綠花紅，便少
了些靈動和嫵媚。
有人說，所謂旅遊，就是從自己厭煩的地方

來，向別人厭煩的地方去；所謂旅遊，不過是換
一種心境而已。然而換一種心境，就激活了你的
思維，激活了沉悶的心情、瑟縮一冬的慵骨懶
筋。生命在於激活，激活了，就有了綻放的能
量，就有了創造的動力。
多年前我在山裡行走，經常和村裡的人們打招

呼，春天常見的是農人在田野裡耕耘土地，吆喝
着耕牛，犁着厚厚的土壤，播種適合生長的玉米
高粱，期待着收穫的喜悅。除去雜草，侍弄土
地，收割莊稼，是他們的本色，是農家不可缺少
的活計。然而調整心情，去除雜念和惰意，卻是
我們必不可少的程序。農活可以周而復始，戒以
治身，也需要我們生生不輟。
而眼下，長風浩蕩，萬物生長，山裡的風又一
次柔軟地吹起。淺紫深紅，裊娜而起，山裡的四
季，真的是風情萬種。看大地煥然一新充滿生
機，就彷彿看到山村演變的美好前景。

春在山野

百
家
廊

若

荷

不
知
為
何
，
很
多
中
國
的
仙
凡
或
妖
精

與
凡
人
的
愛
情
故
事
我
都
耳
熟
能
詳
，
並

且
看
過
不
同
的
表
演
形
式
，
如
電
影
、
電

視
、
戲
曲
、
音
樂
劇
等
，
惟
獨
是
對
︽
天

仙
配
︾
的
表
演
甚
少
接
觸
。
趁
着
鳴
芝
聲

劇
團
有
多
齣
粵
劇
上
演
，
我
特
意
挑
選
了

︽
天
︾
劇
，
看
看
粵
劇
如
何
演
繹
董
永
和
七

仙
女
令
人
傷
感
的
愛
情
故
事
。

怎
知
︽
天
︾
劇
尚
未
上
演
，
劇
團
的
花
旦

吳
美
英
卻
在
演
出
另
一
齣
劇
時
受
傷
，
被
迫

停
演
。
戲
票
早
已
售
罄
了
，
怎
生
是
好
？
劇

團
最
後
找
來
另
一
位
資
深
花
旦
尹
飛
燕
拔
刀

相
助
，
臨
危
受
命
演
出
其
中
一
些
劇
目
，
所

以
我
看
的
︽
天
︾
劇
是
蓋
、
尹
合
作
的
版

本
。
雖
然
尹
飛
燕
多
年
前
曾
演
過
︽
天
︾

劇
，
畢
竟
這
次
可
供
她
排
練
的
時
間
非
常
有

限
，
要
臨
時
記
下
近
四
小
時
的
劇
本
，
非
要

有
影
印
機
般
的
記
憶
力
不
可
，
因
此
在
演
出

時
，
台
詞
難
免
出
現
了
一
些
錯
漏
，
但
當
考

慮
到
她
在
近
乎
欠
缺
綵
排
的
時
間
，
依
然
可

以
成
功
演
完
一
齣
粵
劇
，
這
就
是
依
靠
演
員

本
身
的
功
力
和
經
驗
了
。

演
出
前
，
司
儀
在
台
上
宣
布
蓋
鳴
暉
的
手
部
也
受
了

傷
，
不
能
高
舉
。
誰
料
演
出
時
，
她
不
單
非
常
落
力
，
所

有
唱
做
唸
打
都
異
常
賣
力
，
絲
毫
不
讓
觀
眾
察
覺
到
她
有

任
何
受
傷
的
跡
象
。
其
中
有
一
場
戲
，
她
甚
至
躺
在
地
上

一
邊
逆
時
針
旋
轉
，
一
邊
凌
空
交
叉
踢
腿
，
對
於
一
名
受

了
傷
的
表
演
者
來
說
，
這
是
十
分
高
難
度
的
動
作
，
我
不

禁
被
她
的
拚
命
演
出
感
動
而
大
力
鼓
掌
。
我
不
知
道
她
是

否
恐
怕
有
負
觀
眾
的
厚
望
，
或
覺
得
對
不
起
付
真
金
白
銀

購
票
進
場
支
持
的
觀
眾
，
所
以
出
盡
了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來

報
答
觀
眾
。

其
實
，
撇
開
她
的
武
功
不
說
，
單
是
她
在
與
妻
子
回
鄉

至
天
兵
前
來
捉
拿
七
仙
女
那
場
文
戲
中
的
表
現
簡
直
是
無

懈
可
擊
。
她
由
完
成
苦
工
，
攜
愛
妻
回
鄉
，
途
中
得
知
快

為
人
父
的
大
喜
；
至
風
雲
變
色
，
回
頭
不
見
了
妻
子
的
大

驚
；
再
到
獲
悉
妻
子
本
是
仙
家
，
即
與
自
己
天
人
分
隔
的

大
悲
。

在
這
短
短
一
場
戲
中
，
董
永
通
過
蓋
鳴
暉
的
身
體
、
演

技
和
功
架
表
現
出
大
起
大
落
的
跌
宕
情
感
。
她
的
感
情
全

都
拿
捏
得
準
確
細
膩
，
遠
遠
投
射
到
觀
眾
的
心
坎
之
中
，

將
觀
眾
的
情
緒
牢
牢
地
牽
着
，
教
我
動
容
。
我
向
來
都
欣

賞
蓋
鳴
暉
演
戲
認
真
，
從
不
欺
場
，
而
這
一
場
戲
更
是
值

得
我
為
她
喝
采
的
代
表
作
。

謝
幕
時
，
蓋
鳴
暉
更
多
次
謙
虛
地
向
觀
眾
致
謝
，
祈
望

觀
眾
包
涵
，
對
自
己
精
彩
的
演
出
毫
不
自
滿
，
更
虛
懷
若

谷
，
絲
毫
沒
有
大
老
倌
的
架
子
。
這
一
晚
，
蓋
鳴
暉
教
曉

我
她
成
功
之
要
訣
。

蓋鳴暉成功的要訣 演藝
蝶影
小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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